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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梦回江南 

    送君南浦。 

    对烟柳、青青万缕。 

    更满眼、残红吹尽，叶底黄鹂自语。 

    甚动人、多少离情，楼头水阔山无数。 

    记竹里题诗，花边载酒，魂断江干春暮。 

    都莫问功名事，白发渐、星星如许。 

    任鸡鸣起舞，乡关何在，凭高目尽孤鸿去。 

    漫留君住。 

    趁酴醿香暖，持杯且醉瑶台露。 

    相思记取，愁绝西窗夜雨。 

    ——北宋·燕归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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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冷落、旧时心。 

    密凭归雁寄芳音。 

    幽欢已散前期远，无谬赖、是而今。 

    肠成结、泪盈襟。 

    一回披玩一愁吟。 

    字值千金。 

醉梦江南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五代·韦庄《菩萨蛮》 

    我 

    多想缠腰十万贯，在烟花三月的季节，直下维扬。在那锦帆云集的

地方，隋炀帝赏过的那些琼花“弄玉轻盈”，这些天上的谪仙们，她

们轻盈的舞姿，多像我那个娇羞的她呀！站在乾隆下江南的渡口，品

一壶冶春茶社新采的明前，那些可爱的精灵在水里舞蹈，她们舒展着

腰肢，香雾弥漫。在小杜的江南，在白石道人的江南，在竹西佳处，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我过尽了十里春风，那些豆蔻梢头，依然是幕

帘重重。 

    画鼓清箫估客舟，朱竿翠幔酒家楼。我要在酒旗风里，踏过瘦西湖

的两分明月。我想听一听，那个二十四桥的故事。在最初流水一般的

箫声里，是否还有古装的女子，从箫声中走出，她们楚腰纤细，燕燕

轻盈…… 

    我要在燕子声声里，来到“玉树歌残王气终”的金陵，寻访那些六

朝散落的旧事。不见了胭脂井里的张丽华，也不见了歌楼上陈后主的

玉树后庭花。只剩下残阳里，那一株鲜艳的桃花，带着魏晋的风流，

掩映着翠峰下，那些远去的衣冠，连绵成暮色里的丘佗。 



    夫子庙的锣鼓喧天，红楼上的舞袖翩翩，那是谁在召唤着新科状

元？八抬大轿，终于迈过了官桥。绕过乌衣巷的夕阳斜，走过朱雀桥

边的野草花，婉君新谱的《金陵晚唱》，凤冠霞帔，正灯火辉煌。迷

楼上有人在舒展着水袖，茶肆里演绎着秦淮八艳的风流。我要在画舫

凌波，灯影摇曳的媚香楼，寻觅那一枚前明遗落的桃花扇。我要轻轻

地抚摸，那些当年的温润和香软。我要再看一眼扇面上，那朵桃花一

样的嫣然，还有那个女子“勿事异族”的誓言。是她眼角的泪吗？滑

过我的脸，晶莹剔透，清泠而悠远。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     

    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五代·韦庄《菩萨蛮》 

    燕子矶的明月已挂帘钩，百花还未睡着。我要越过瓜洲的兰汀和芳

洲，在姑苏夜半的钟声中，去偷听篱笆下那些吴语香软的温柔。那些

采莲的女子，还停靠在南塘的渡口吗？那个叫张继的诗人，还在枫桥

夜泊吗？那个精通天文地理的谋臣胥，还在被人仰慕和传颂吗？夜市

卖菱藕，千灯照的水轩阁楼，评弹的那曲《玉蜻蜓》，是在演绎内阁

大学士申时行的故事吗？我看见春船载绮罗的女子，摇过一座又一座

的小桥，在枕水人家的帮岸，幽幽地下了船，把乡思和不眠的月色，

留给了身后的鸬鹚和渔船。 

    是叫化鸡，还是东坡肉，幽幽的熏香蔓延了一个又一个世纪。那个

饥寒交迫，沦落街头的叫化子，他现在是不是已经衣食无忧？杨柳风

吹起来的时候，我要沿着穿莺的柳堤，去拜谒那个爱民如子的诗人，

他把诗名、苏堤和东坡肉，留给了万世千秋，那大江东去的豪迈，让

我少年的梦，一直充盈着，从此不再清瘦。 

    湖边绿树映红阑，日日寻芳碧水湾。那座杭州刺史白居易修筑的白

堤附近如今花繁树茂。那拂水的弱柳，婀娜多姿。是杜牧的掌中轻

吗，还是白居易的樱桃口？她们就是有再柔美的舞姿，也比不过我家

的婉儿。那是一个莫名的喜悦，在心底蔓延，清新绽出的香甜。那是



一方玲珑的绸缎，婴儿的温软，五彩盛开的斑斓。她是三月的桃红，

二月的梨白，她轻轻的一个笑啊，欲颦还敛。整树的花朵，都像初绽

的云霞，铺满了天幕。 

    我要赶在杏花风里，走过那条记载了前世姻缘的断桥。还是当年的

那个书生吗，还有那个贤惠温顺的女子吗，那个雨天，那把杭州城再

普通不过的伞，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像是一枚猩红的朱砂，一直穿

透我的灵魂，久久不散。 

    歌声引回波，舞衣散秋影。梦断别青楼，千秋香骨冷。青铜镜里双

飞鸾，饥乌吊月啼勾栏。风吹野火火不灭，山妖笑入狐狸穴。西陵墓

下钱塘潮，潮来潮去夕复朝。墓前杨柳不堪折，春风自绾同心结。                  

    ——沈原理《苏小小歌》 

    我要穿过孤山的柳荫，在西村唤渡处，寻觅西泠桥下那个美丽的邂

逅，那个梅花一样孤傲盛开的小小。我要在西陵松涛和杜鹃的啼血声

里，听一听她慷慨的言辞，“妾见君丰仪，必非久居人下的人，愿倾

囊相助，公子他日必大魁于天下。”那个当年落魄的公子，还在白衣

白冠，抚棺大哭吗？鲍仁的悲恸，让我心痛：“人之相知，贵乎知

心，知我心者，唯有小小。”再也没有知我心的小小了，那个南齐的

油壁车轰隆隆地驶去了，只有慕才亭，一直孤零零地站在风雨中…… 

    多少次啊，我梦回江南，足迹踏遍了流水人家的渡口和歌轩。那醉

了我的江南，那伤了我的江南，那些我魂牵梦绕的江南啊！此刻，就

那么近，又那么远地侧立在我的身边。她的裙裾风动，她的新月娟

娟，她斜觑着我熏红的脸蛋，像一幅水墨洇开的画卷，正缓缓舒展。 

一篙春水到江南 

    曲巷弓桥鸣翠蝉，花繁如锦笼绿烟。 

    嗳乃一声春归处，梦回千次水江南。 

    在 



    西山晚霞落下的最后一声嗳乃声里，一支兰花桨蜿蜒入巷，红颜弹

筝的少年，一路走过江南。美人靠在暮色里错落了流年斑驳的记忆，

青石巷在白墙黛瓦中拉长了曙色萌动的憧憬，通安客栈那盏高高悬起

的灯笼，盛开着祥和的朦胧红，摇曳了黄昏的一帘幽梦，也酝酿了晨

光中燕燕于飞的期盼和懵懂…… 

    看遍了扬州的西湖瘦，瓜洲的渡口斜，金陵的秦淮碧。撑一篙暖

波，践一程山水，我已来到了烟水深处的江南，这是江南最旖旎的画

卷。这是苏小小乘着油壁车的江南，这是小白菜沉冤昭雪的江南，这

是王会悟高楼独凭栏的江南。在乌镇灯火阑珊的暮色里，那些胭脂色

的女子眼眸如水，她们在酒旗招展的画楼外静静伫立，他们的眉梢，

闪着六朝轻盈的粉黛。 

    一支暖篙，几行橹歌，只一个盹儿的工夫，我就来到了枕水人家的

石板桥和凌云阁。通济桥、仁济桥，还是宋家的逢源桥，桥里的桥，

楼外的楼，仿佛谁家的女子织锦回文，淡挫了娥眉，暗藏了玄机。 

    织锦裁编写意深。字值千金。 

    一回披玩一愁吟。肠成结、泪盈襟。 

    幽欢已散前期远，无谬赖、是而今。 

    密凭归雁寄芳音。恐冷落、旧时心。 

    ——柳永 《燕归梁》 

    一朵柳絮如坠楼的伊人，砸疼了我的马背。我想起了我的姑娘，她

在绣帘里理着团扇，好似白皎皎的月儿，跌落在月老庙前的江面上。

她掩着香君扇，弄伤了桃花染。那些红唇轻启的桃 

    花，她们抿着嘴巴不说话。是“香山堂”半笼了油纸扇，和羞走的

你；还是高公生槽坊里，当垆的那个她？我的那个佳人，她轻捻着桃

花，不说话。朱家厅的最后一朵云霞，染红了她的脸颊。 

    玉轸朱弦瑟瑟徽，吴娃徵调奏湘妃。  

    分明曲里愁云雨，似道萧萧郎不归。  

    ——白居易《听弹湘妃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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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声何来，仿佛有歌声抵达耳膜，袅袅娜娜。是什么故事将要酝

酿？油车弄蜿蜒的尽头，有桅间的风在越户穿堂。远去了鱼市的嘈

杂，水阁的夜唱，酒肆的吆喝和摇橹的咿咿呀呀，我听到了花开的声

音。是瑶池琼台的那一曲太妖娆？还是林家铺子那个歌喉婉转的蓝印

花？琴如流水，箫如落花，谁在用一生等待？芳菲时节，二八年华，

在最美丽的时刻，你又遇见了谁？谁又将你攒进了娥眉，凝成了眉心

的朱砂？ 

    看不见，有多少期盼，在琴声箫音间流转。望不穿，有多少思念，

在眉黛远山上簇攒。是乌桕林凤凰的浴火槃，龙形田梧桐的新晴初

绽，还是白菊圃白鹤的振羽双飞？那些水袖轻扬，娥眉画作了远山

长。欲问花不语，欲寻人缥缈。天意何故弄萧郎？只有袅娜的笙箫，

落在安渡坊的水面，化作了涟漪，渐渐不见。只有渐渐转凉的宫商，

散入了落花，化作了幽香，在乌将军的码头不停地盘旋。当其村落向

晚，摇曳着帆，且有回雁。一种声音，越过了天之涯，风之翼，春之

野，在我的记忆里四散开来。 

    那一曲笙箫弹乱了流水和落花，也弹乱了红颜年少的心事，直弹到

江南的花事了。在琴箫声里，我斜过了应家桥，穿过了观前巷。三寸

金莲馆正灯火辉煌，有多少女儿的心事在潜滋暗涨。古戏台的百花还

未睡着，杜鹃、香樟、金钱菊和石榴红，在离合的灯光里，梳理着春

暮夏至的心事。有人在舞娉婷。翠钿金压脸，轻衫舒广袖。遗墨轩外

兰舟棹涟漪，莲动湿罗衣，鸥飞鸳鸯惊，仿佛还在蓬瀛。白莲寺的钟

声已三更，西栅的明月楼，香檀初霁了纱灯，佳人正蹴红英。 

    泰安桥，千灯照琼瓯，雪肤金衣镂。是谁在连呼酒，款步上层楼。

白水、白面、白糯米，三白酒绵后回甘，一杯解千愁。相逢意气饮，

绿觞翠钿好相酬。三杯两盏，往来不休。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是洛浦

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浔阳江头的“添酒回灯重开宴”，

扬州的“高馆张灯酒复清，夜钟残月雁有声”？还是范仲淹的“莫辞

盏酒十分劝”，吕本中的“谁会山公意，登高醉始回”？万花楼上花



灯会，提画灯迷猜一对。那一个瞬间，玉壶光转，霓裳飞扬，仿佛琉

璃世界，时光回还。 

    风不休，酒不醉，瑞香燃尽了鸳鸯儿魅。在珍珠十斛和罗衣纷飞舞

的影影绰绰里，明月在西厢挂成了帘钩。要问座上谁风流，关帝庙的

楼台月缺；灯火中的文昌阁，风姿绰约；白莲寺的佛塔，巍峨高耸，

堪称一绝。 

    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  

    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  

    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 

    ——李白《子夜吴歌》 

    当楼台谯鼓报三通，漏过半夜，盛庭会所外，何人梦魂惯得无检

拘，又踏扬花过谢桥。过谢桥，穿弄堂；穿弄堂，绕回廊；绕回廊，

近轩窗；近轩窗，书声琅，拂风阁内灯辉煌。 

    绿茗袅娜诗生香，蛾冠轻衫衣带长。银灯后的他，温润无瑕，有绝

代的风华；一支笔轻轻点破，翰林秀才，文武状元多气魄。是《文

选》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还是《子夜》的“笔势酣姿喷

薄，细微处婉委多姿”。文宗鸿儒，多少人仰慕，绿绮轻拂，文思运

帷幄。她有明净如水的眼波，他眸子里有扬眉淡看的闪烁。谁用那迷

路的秋波，添得花笺上美人泪婆娑。谁又醉扶我晕开了翰墨，走马平

川，一曲舞纤罗。 

    当其晓寒轻渺，晨光微烁，红袖添香闻桂魄，漏尽未觉风萧索，残

红翩翩里双影落。西栅街外的明月，多情应笑我，醉卧花荫，一如轻

挽兰芷步阡陌。 

    待晨来寻访，小径深处，栏外竹楼，绿荫匝地，双桥卧波。若隐若

现雨中燕，绕着梁昭明太子同沈尚书读书处的“六朝遗胜”，双宿双

飞。忆千年竟如昨，而今空余几只鸥鹭，几点水墨，把春光暗渡，旧

梦相续。汝窑烧制了釉彩的笔罐，遥对着水中央那一爿明代的经幡。 

    仿佛还是昨夜南朝的江南，轮回偷转，幡旗招展。檐间的佛慈眉善



目。佛无言，回观我。我是太子，太子是我？ 

    弹指间，黛瓦斜，书声远，如梦幻如，一去千年。 

    烟花三月。一声鸡鸣。炊烟漠漠。 

佳期如梦 

    自 

    古儿女为情忧，一棹兰舟去难留。樟树林里伯劳飞，白菊圃里歌不

休。兰桨点破了涟漪碎，蒹葭居处碧水流。谁解女儿心中忧，远去了

青衫与长箫，空留下小轩与竹楼。 

    哥哥你要去远游，桃花渡口系兰舟。风吹衣飘飘，白马鸣乌桕。池

塘落双影，流莺穿弱柳。桥里的桥，楼外的楼，遗墨轩外的碧水，日

夜流。 

    隋堤远，波急路尘轻。 

    今古柳桥多送别，见人分袂亦愁生，何况自关情？ 

    斜照后，新月上西城。 

    城上楼高重倚望，愿身能似月亭亭，千里伴君行。 

    ——宋·张先《江南柳》 

    谁在柳堤分袂，谁在高楼长伫？汴京望不断，运河空蜿蜒。这一

去，是长亭更短亭；这一去，是关山千万重；这一去，是云鬟慵整琴

懒听；这一去，是泪湿红笺寄不成。寄不成，空留鸳鸯冷画屏，铜镜

锁槁形，红烛摇残夜，孤衾对古筝，耿耿长夜，寂寂长灯，春愁闺寒

梦犹冷。 

    夕阳起平芜，莲动下渔舟。还是乌将军渡口，那一片荷花，葳葳蕤

蕤，惹人疼爱。你赠我的荷花，大朵而明媚。它们在暮色里摇曳，在

碧水里张望，踯躅。仿佛还有谁家的女子，采莲南塘秋。惊起了鸥

鹭，婉转了歌喉。翠幔间繁缨纤腰间长袖，绽破了樱颗，颠簸了小

舟。不胜羞，几番娥眉嗔怪，几次轻舒水袖。 



    是梦？是幻？还是你一直在我的身边，从来不曾远游？ 

    我走过白莲寺的钟声，昭阳书院的牌坊和长廊。拂风阁内书声琅

琅，那块沈士茂题写的“六朝遗胜”，在余晖里幽幽地缅怀着那些风

雅绝美的往事。那个才情绝世的梁昭明太子，在迷离的灯火里显得忽

近忽远。我想起了那个打马的少年，他白衣白马，英姿飒爽。他穿过

了观前巷，斜过了应家桥，走过桃花掩映的人家。他急驰的马蹄惊落

了满树的桃花，弄坏了我的桃花妆，也扰乱了我少女的心事。他的眸

子里有着清澈如水的眼波，和扬眉淡看的闪烁。 

    那是一个致命的邂逅，连风也静美得忘记了呼吸，任由化蝶的歌

声，穿透自己透明的身体。那一个凝眸来的突然，那个对视的一瞬，

就像一辈子，刻在我的心里。那一辈子又像一天，一直鲜活在我的记

忆里。不曾有忧伤相染，不曾有别离倾轧。仿佛永远都停留在那一

天，无论过了多少年，过了多少个世纪，那一刻一直停留在我脑海：

他清俊的眸子漫漫扫过我的脸，一种内心深处溢出的温暖，开始随着

秋水蔓延，瞬间将我包围，将我融化，柔如云，淡如烟。 

    乌镇的儿女，灯影里的人家。我看见流水的人家，有人在剪烛夜

话，有人在把酒话桑麻，也有人在临窗的阁楼，轻舒着眉黛。那迎风

的一声箫，落在谁家的楼台。铜镜里，谁又瘦损了憔悴容。谁又费尽

了心思，新题了桃花笺。那些三月的桃花，沿着纸湄的记忆，席卷而

来。那个花下的女子，轻荷着花锄，还在数着那些心醉的马蹄，那个

梦从春天开始，一直蜿蜒到秋天的记忆，铺天席地。 

    寒树烟中，尽乌戍六朝旧地；夕阳帆外，见吴兴几点远山。 

    桃花红，梨花白，是通济桥，还是逢源双桥？有画鲂歌声，幽幽传

来。那些岸边闪过的青葱少年，疏疏浅浅地走过帮岸和水轩。他们打

着折扇，斜觑着望眼，一遍一遍走过我的窗前。西市河与东栅头，乌

篷、蚱蜢去不休。来来往往，多少商贾名利流。朝来暮往，多少人仰

首，多少人驻留。 

    闲梦远，南国正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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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上管弦江面渌，满城飞絮辊轻尘。忙杀看花人！ 

    闲梦远，南国正清秋。 

    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 

    ——南唐·李煜《望江南》 

    几番花落，几番春去，谁忘了归家。塘边的垂柳，抽醒了鱼虾。樱

桃红和芭蕉绿，共践了盟约，望尽了天际的归舟，也望断了嵩岳的书

院和高楼。 

    折桐花烂漫，再画一个当日的眉样。铜镜里娥眉弯弯，好似那远山

去中原。嵩岳书院，子衿青青，书香弥漫。一卷经梵，一支长箫，就

是我们思念的距离。谁在用箫声召唤，那个春暖花开的午后，那个清

纯静美的年代；谁在用红笺倾撒，那个刻苦铭心的思念，那个日夜不

休的期盼。日子被我结绳记事，一伸手就是你的眉眼，如嵩岳，如秋

波。这个夜晚，如果你能循梦而来，那么所有的夜色和故事，都将鲜

活生动起来。 

    情未了，梦未圆。掩窗，展笺，抹弦，那些旧时的月色和马蹄声就

这样缓缓而来。 

江南的女子 

    据说山明水秀的地方   

    叫做江南   

    我从未到过江南   

    从未想过会邂逅江南的女子   

    会在水之湄默默凝视   

    那段时光   

    以及那些慢慢发芽的   

    细小的情思   

    包括那个鸾镜还有那夜凋零的落英   



    江南的女子   

    是湿漉漉的画卷   

    凝露的梅花   

    半合的绣伞   

    是那西子湖畔高高挽起的云鬟   

    就连那眼神   

    也是醉盈盈的   

    偶一回眸   

    便在宋词里流淌成三月的嫣然  

    我怀疑自己很多部分已经腐朽 

    我举着青涩的年华   

    和少年的惶恐   

    在这个梅雨的季节徘徊   

    目光时不时与   

    挽起的云髻缠绵   

    一不留神   

    便跌入那眉眼盈盈的渡口   

    许多时候   

    更加怀念西窗芭蕉后   

    那片清澈的溪流   

    南方的女子萦绕我   

    终于挡不住那一池秋水的缄默   

    那些真实的情愫   

    已汹涌而至   

    如果把柔媚从你的眼眸里抽走   

    在断桥与孤山交会的地方   

    烟水与柔波之间   

    诗意正缓缓流走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蒹 

    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在那烟水浩淼的地方，当白鸟轻盈地荡开蒹葭，在天空把弧线滑出

苍凉，我想沿着那古老的诗行，去追溯那美丽的姑娘。 

    在那古老的年代，曾经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在那芦花飘香的季节，

不断地歌唱。她采荇的小手，白皙而纤长；她唱起的歌谣，轻快而明

亮，把满天的云霞，都染成了洁白。那些被歌声击中的蒹葭，开始用

瘦瘦的筋骨，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 

    我也曾梦回江南，和她一起放舟南塘，那些惊起的鸥鹭和打湿的霓

裳，随着蒹葭外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在黄昏的梧桐雨里，在西风后的

漱玉词里，一直荡漾。那些荷白风清的日子，像梦中的驼铃，悠远而

轻盈。 

    红酥手，黄籘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宋·陆游《钗头凤》 

    我也曾跨过放翁桥，和她一起走过那个1141年的春天，在碧荷映

日的池阁外，把酒言欢。笛声缠绕的“断云”石后，那些她信手插下

的蒹葭啊，如今已经将沈家的后院层层覆盖。黄昏的时候，那穿柳的

鸟雀，似乎还在偷偷捕捉，那个幽会时的欢愉和羞涩。 

    我也曾斜依媚香楼，在秦淮河的桨声灯影里，看她轻摇的琵琶，醉

舞的霓裳。那绰约的小天仙，仿佛瑶池的一枝莲。她闪烁的眸子，流

淌着诡异的光彩，把黑漆漆的夜空照亮。她轻盈的腰肢，像柳条一

样，绾系了兰舟，也绾系了大明最后的一点气节。 



    那个时候，她用翰墨给我临摹烟雨的江南。蒹葭风里，那烟雨深处

的小桥流水人家，像画卷一样缓缓舒张。那春风香暖的闺房，平金法

描出的山水，铜镜里映出的云鬟，她用纤手挑起的浣花笺，把我从心

头迸发的相思，都勒出了血色。 

    可是后来啊，不见了我的姑娘。钢筋和水泥围歼了最后的绿地，洗

脚城将媚香楼，逼进了胡同。兰汀外那一片茂密的蒹蒹，成了在水一

方的记忆；那瓣血染的桃花，成了政客和雅士酒足饭饱后，打发时间

的无聊谈资。 

    有人穿起了洋装，有人整成了韩容，也有人把尾巴摇得啪啪响。他

们的钢琴声余音绕梁，他们的宫商却扶不上墙；他们把洋文当成了爹

娘，却读不懂诗经最简单的篇章。他们把桃花扇换成了欧元，却不识

得那朵“不食异族”的桃花染。 

    为什么我用翰墨渲染的画卷，你却说是多此一举的过场？为什么我

用浣花笺敲下的诗行，你竟说没有英文看起来漂亮？为什么我远道而

来的沧桑，你只当作笑话一场？为什么我淌下的热泪，丝毫都打动不

了你的铁石心肠？      

    那里去了，我的蒹葭？那里去了，我的姑娘？巴黎的时装展，把我

的眼睛灼伤；水泥竖起的围城，排斥了蒹葭摇曳的背景；抹不去的忧

伤，挥不去的苍凉，像剑一样，将我射伤。 

    一种疼，痛断肝肠。 

江南印象 

    那 

    江南必然是这样的，从阡陌纵横的水乡，一支暖槁再也撑不住了，

扑哧一声，将墨镜打碎，一声嗳乃的歌谣便从水湄唱到云端，再从云

端唱到旗幡招展的酒家，唱入艄公古铜色的脸庞，唱入南浦的两行柳

色，唱入一支弯弯的兰花桨，蜿蜒如云烟深处的一溪新绿。 



    那样轻盈，那样氤氲，却又那样层次分明。一声桨，可以无端地惹

哭满池的涟漪；一阵风来，可以急飞满城的柳絮；一夜卖花声，可以

香透小巷满街的油纸伞。一半是留在巷口的跫音，一半是绿衣裳迎风

的歌吟，犹如紫燕问雨，撒下一串脆香香的呢喃，在城东的丝行，在

北乡的渡口。每一声吆喝都是一首动听的歌谣。反正，江南就是这样

看不清，也摸不着，却可以让人怦然心动。 

    江南必然是这样的，粉墙托出绵绵不休的黛瓦，悬于巷口的灯笼盛

开出俏红的朦胧，瘦瘦的犹自点睛着墨迹未干的画卷。然后，忽然有

一阵子，一首小令把所有的水榭亭台都聒噪醒了，一支柳笛把城郭的

渡口和乡野的河流都染绿了。江南犹如姚家铺子五彩斑斓的丝绸，因

无处不在的温婉旖旎而香软起来。 

    而关于江南的歌谣，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白石道人解鞍

少住初程的竹西佳处，在谢眺斜看江南佳丽地的帝王州，在张继江枫

渔火对愁眠的姑苏城外，在皇甫松夜船吹笛雨潇潇的驿边桥，一个梅

子在离人执手相看后突然感到了不舍，一位野游的公子看到珠帘后的

少女突然停住了马蹄，一个远行的游子听到夜半的钟声突然不眠，在

剪烛夜话的西窗，在月明花暗的画堂，在香囊暗解的青楼，在桨声灯

影的渡口，在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湖畔，所有的人突然都感觉醉了。当

他们醉醺醺地蒙眬了星眼的时候，他们决定用肢体，用语言来描摹一

副水墨的画卷，用一种香软得只有烟花才能听的清楚的耳语来为这副

画卷命名：“江南”。  

    琼花又可以开始描摹画卷了，有的随风去垂询人家瓦上的青苔，有

的在女儿家的额头描起了桃花妆，有的留在了桅间化作召唤天际的归

帆。而柳树则用穿莺的枝条，划下了一行又一行长短不一的句子。那

黛色的韵脚，有的标识着先秦的蒹葭，有的标识着唐宋的残月，有的

标识着民国的雨巷。而雨巷背后，那一条条橹歌起伏的水路，则留作

了画边，让渡口的小镇，在画面上一下子翩然起来。 

    江南必然是这样，一朵云霞，一声云鹊，一树桃花，簪在鬓边，插



在襟上，夹在线装的书页里。或者，在我想象不到的地方，正缓缓地

打烟雨氤氲的画卷。 

意乱情迷的江南 

    橹声还在彼岸。人已消失了不见。 

    只一个盹儿的瞬间，时间仿佛已经倒流了三百年。 

    在古老的江南，在小桥流水人家的庭院。我常常陷入混乱。 

    如梦，如幻。一切在真实与不真实之间变换。 

    秦娘桥与秋娘渡。那歌声，此起彼伏。 

    像初绽的莲，一朵一朵，在翠盖与柳荫间盛开。 

    谁在争渡，升起的明月，惊起的鸥鹭。 

    那柳七醉卧在花间，手执了檀板。 

    那个时候，相如病酒，文君当垆。 

    我们一起驾车出游，看看飞燕，折折花柳。  

    怕就怕喔，那粉墙内的佳人，惊见。 

    袜刬金钗溜。露浓花瘦，薄汗湿了轻衫透。 

    曲水流觞，兰亭雅聚。 

    你笑我行云流水，笔走游龙。戏题新句。 

    看五马行春，旌旆远摇，更潇洒，美人如玉。 

    一曲高歌，为谁，眉黛频蹙。 

    梅子熟了，横塘路，满城的烟雨乱舞。 

    隐隐记得，那次的凌波微步。 

    帘外扑花的蝴蝶，频念我，春来愁绪。 

    无据，无绪。门掩桃花雨，且莫厌瑶觞琼露。 

    翠羽帘垂，歌声缓引。浔阳江头，杨柳岸边。 

    那舟子还等着渡江。桅间， 

    有鸟雀比翼成双，后庭花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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